
我出生在河南洛阳乡
下农村， 家里兄弟姊妹 8
个。 1980 年冬，16 岁的我
当兵入伍前，担心小学、中
学时读过的课本、 课外书
与用过的作业本， 会被年
幼的弟弟妹妹们毁坏，于
是， 就认真地将它们装入
一个纸箱里， 用绳子捆扎
起来， 藏到了奶奶住的上
房屋的阁楼上。

这应该是我平生收藏
意识的第一次萌发。

在部队期间， 有一次
我路过军人俱乐部， 发现
几个战友正在将阅览室中
大量的书籍、 资料以及图
片往室外堆放， 便问：“你
们要干什么？ ”他们答：“要
把它们当破烂卖掉。 ”我赶
紧制止道：“这些东西是部
队历史的一部分， 很珍贵
的，千万不能卖！ ”然而，等
我下午办完事回来后，发
现他们仍然将这些东西都
卖掉了。 我气得不行，就向
部队主要首长写了封实名
举报信，告了他们一状，说
他们是败家子。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告发他人。

有过这次经历 ，到
1986 年我退役时，我就将
我自己拍摄的所有底片等
认为有用的资料， 全部打
包带了回来。 也说不上违
规违纪， 因为当时并没有
人要求我把这些东西留
下。

从那时起，40 多年过
去了， 我对收藏的兴趣与
爱好始终未减。

若说到近几年， 我收
藏的方向主要是南海、海
南、海军等影像资料。 在未
来的日子里， 我想尽快将
它们电子化并整理归类保
存。 至于未来，当然是想让
这些藏品能够最大范围地
传播并与观众见面。 所幸
的是，2024 年， 我已在洛
阳市主持创建了黄河影像
博物馆， 在三沙市参与创
建了西沙影像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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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影像：为国家与民族留下视觉血脉
问： 您的影像收藏目前的

大概数量， 有哪些时期和类
别？

孙振军：到目前为止，我收藏有 60
多万张底片，1 万多张清末、民国时期的
原版照片， 近千张与领袖人物有关的底
片和原作照片。 60�多万张底片中大多是
来自民间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照、 留影照
和纪念照。 从年代上分，基本都在 45 年
以上；从类别上分，有点杂，可以说是包
罗万象、应有尽有，夸张地说可以称之为
一部民间视觉叙事简史。

问： 您的西沙影像在这其
中是大概什么情况？

孙振军：我的西沙影像，当然也不仅
仅是包括西沙，应该说是南海影像，是我
所有藏品中的亮点之一。

往上追溯， 多年前我通过一名退役
的台湾“国军”上校，当然他也是一名资
深摄影人，到台湾的“国史馆”拷回了一
批大清海军、中华民国海军，巡航南沙、
中沙、东沙和西沙时的影像；往中间说，
我收藏了一大批包括著名摄影家伍振超
先生全部作品在内的上世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影像。 往近处说，
我还收藏了一批 2000 年之前的关于南
海的影像。

当然， 这其中西沙影像的占比是最
大的。

问： 您为什么对西沙题材
感兴趣，是不是和您的军队生
涯有密切关系， 能否介绍一
下？

孙振军： 是， 从 1980�年入伍到
1986 年退役，我当了七个年头兵。

我家中挂着一张照片，是 1982 年 3
月我所在的海军护卫艇抓捕一批越南特
务后，航通班的 5�名战友合影。

到今天， 活着的只有我和另一战友
2 人， 其他 3�名战友， 河北沧州的张相
庭、 湖南益阳的何国贵和河南洛阳的乔
义明，均没有活过 55 岁。

我特别恳求：编辑发排此文时，能将
上述 3�名军人的姓名保留下来。 军史上
英雄的队伍里面没有他们， 功臣的荣誉
榜里面没有他们， 共和国的历史上更不
会有他们。 但他们确实存在过、奉献过。

试想一下， 任何一个有过这般经历
的人，一生都不会把它忘掉。我作为一名
资深海军摄影人、西沙摄影人，把收藏西
沙乃至南海影像作为责任与重心， 也就
毫不奇怪了。

问： 这些西沙照片的拍摄
者都有谁？ 题材有哪些分类，
大约是以什么年代为主？

孙振军：清末民国的西沙照片，非常
有限，品相也不佳。拍摄者应该都是当年
参与巡航或政府派来的随行人员； 还有

一批，是中山大学西沙群岛团考察 1928
年拍摄的。摄影作品的作者有沈鹏飞、朱
庭祜等。

但从类别上分，很简单，军人生活、
渔民日常以及考察团的活动。

画质好的作品主要是上世纪六十年
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作者有贾化
民、吴加昌、夏阳、蒋豪纪、李长捷、高胜
康、隋希东、吴锦生、冯大广、蔡俊荣、牛
嵩林、杨明辉、伍振超、叶用才、王振松、
武强、夏明、孙明远以及我本人等。

问： 有没有哪些珍贵的影
像和背后难忘的故事与我们
分享？

孙振军： 那就说说我的老师伍振超
先生和我本人吧。

伍振超先生的代表作无疑是《西沙
民兵》了。 了解中国摄影史的人，基本上
都知道这张照片。他老人家生前告诉我，
1974 年 1 月 19 日、1 月 22 日西沙海战
结束后，西沙摄影组到一线拍摄创作。那
个组还分有 3 个小组， 伍老师担任总组
长。 每个小组分配 6 个“代代红”牌国产
彩色胶卷。

伍老师拍下了那张照片，有趣的是，
这么一张出色的照片， 伍老师当年也仅
仅拍摄了一张底片。但前前后后的折腾，
摆布了一个多小时。

具体到我本人， 如果你从“百度百
科”中搜索三沙市，在“历史沿革”一栏中
会发现有 7�张历史图片， 第一张与第二
张，均出自我手。 第一张，拍摄于 1983�
年。当年的西沙永兴岛，只有一座军民混
用的港池；也就是说，军舰和民船是停靠
在一起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便拍了下
来。

第二张，拍摄于 1985 年冬天。 我听
说码头上当年西沙的一座地标性建筑瞭
望塔不久后将被拆掉， 便艰难地背着相
机爬上去， 俯拍了一张永兴岛码头的全
貌。

对西沙的影像，我会一直关注，可能
毕生都不会放弃； 但对 2000�年之后的
影像，我基本上不会再收藏了。因为太多
了。

问： 西沙影像收藏的意义
所在，对于您个人又意味着什
么？

孙振军：关于西沙影像收藏，从小处
说， 收藏的是我个人的经历、 记忆与爱
好；从大处看，收藏是我们这个国家、民
族对这片蓝色疆域、 祖宗之海拥有主权
的视觉证据。对我个人而言，我作为炎黄
子孙、退役军人、中国摄影家，更是一份
责任与担当。

问： 目前您所知道的还有
收藏同样类似题材的藏家吗？

孙振军：大陆上基本没有。新中国成
立后去过西沙的人很多， 在西沙群岛拍
过照的人也不少，但保存下来的极少。我

们有个海军老新闻工作者微信群， 在里
面我问过许多前辈与兄长： 您当年拍的
照片呢？ 不是说毁坏了，就是说丢了，或
者说留给老部队了。

我又去找老部队， 答曰：“没见过
呀？ ”因此，做这方面的收藏是十分困难
的，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人。

问： 有没有对于这些影像
做进一步的研究，做过哪些展
示？

孙振军：九年前，在中国摄协主办的
一个摄影展上，我策展了一个《伍振超、
王振松、孙振军西沙摄影作品展》；四五
年前， 我就对西沙影像完成了大致的梳
理、 分类与研究，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
始， 到二十一世纪初结束， 做过一个课
件：《中国南海主权的视觉佐证》，在中国
摄影家协会培训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院
等国内多所大学演讲或展示过。 我还将
其中的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四本书：《西沙
往事》《海战将军陈伟文》《知道与拍
到———摄影随笔和西沙往事》《西沙水
兵》等。

问： 您的战友或者其他人
看到这些影像有什么感想，对
您有什么启发？

孙振军： 我的海军战友大概分布在
全国 22�个省（市、区）。 有许多战友并不
认识我， 但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和阅读过
我的上述某本书。我到许多地方，都会有
战友出面请我吃饭。 记得 2021�年国庆
节，在广东汕头，两名年过八旬的西沙老
兵在饭桌上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
谢谢你记录了我们的西沙岁月， 你的文
章和照片让我们又回到了当年……

我这几年，还在致力推介、宣传伍振
超老师的西沙作品。他因为拍摄西沙，荣
立过一等军功。对我的推介行为，绝大多
数受众、观者是感到受益和非常欢迎的。
但也有个别他当年的同事，极度不满，说
伍的作品是偷窃别人的，等等。

纵观我个人的收藏， 反思我的教训
与失误，总的来说还是有点乱、有点杂；
换句话说，就是想法太多，落实困难；一
团乱麻，难成正果。因为一堆杂乱无章的
东西， 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就像一堆钢
筋、水泥、砖头，永远卖不出别墅的价格。

所幸的是，近 10 年来，我将收藏与
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了三个目标上：
西沙群岛、清末民国、平民生活。 并正在
按照这个方向编辑梳理、提炼归类。

对历史往昔， 我个人认为既需要国
家记忆式的宏大叙事， 也需要民间碎片
般的细节支撑，总之，为国家、民族、后人
留下视觉血脉历程佐证，套用一句老话：
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
国摄影艺术馆执行馆长、 洛阳师范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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